
新年美食，还只是冰山一角

Q:在大银幕上把食物拍好看，和电视版相比运用了哪些不一样的手法？

A:电影版在最开始策划时就完全按照电影的方式做，从技术层面上全部使用

电影设备、电影镜头，比如微距镜头，可能是一般故事片中非常少用的，可能王家卫

多一点，那一支镜头就抵得上一套镜头的价钱；另外就是一贯使用的航拍、高速镜

头，而且这次做的是4K画质的。以及到后期的效果，今天你在影厅里看到的都是全

景声的，所有的音效都是5.1的，是专门为影院做的，所有的镜头都是新拍的，没有以

前拍过的东西。

Q:我们现在看到的内容其实是你们一年前春节时拍的。

A:是的，是2015年春节时拍摄的，前后3个月时间我们一直在全国各地流窜。你

可能拍了这一家吃年夜饭，然后他们家可能初七或初十还有一个聚会，你得先到别

的地方去拍，拍完再赶回来。这和拍故事片是不一样的。故事片大家集中在一个地

方，把场景做好，把这段戏拍完以后再转下一个情节，相对会比较集中。我们得跟

着我们的主人公走，他新年的安排是不能受你改变的，而且很多地方是有固定习俗

的，不能轻易改变。

Q:这么多素材剪辑选择的标准是什么？

A:新年的美食太多，我们真的表现的是冰山一角，中国人太会做吃的了。有一些菜

更适合视觉呈现，就会被我们选进来；选择人物第一是手艺好，第二是会表达。你看第

一个故事里酉阳那对老夫妇，好会表达啊，还“吵架”斗嘴。可能四川人的天性，特别热

情，不惧怕镜头。

Q:这仍然属于纪录片，纪录片进院线有什么困难吗？

A:按理说电影是没有篇幅限制的，导演想做多长就多长，但是作为中国那么大那

么热火的电影市场来讲，纪录片是非常非常少的。我们的龙标（公映许可证）是【纪】

字035号（故事片叫【故】字），2015年我们仅仅是过审的第35部纪录片，真正进入大家

视角的可能更少。我们能够最终上大银幕已经是非常幸运的了。发行方面希望我们做

短一点，多排几场，蛮可惜的，整整剪掉40分钟内容，剪掉一集时间的量。

唤回一种认真、繁复与艰辛

Q:《舌尖2》的时候有观众质疑煽情部分喧宾夺主，这次怎么把握平衡？

A:第1季是以食物为基准的，它的题目比如“五味的调和”、“自然的馈赠”、“转化

的灵感”，都是以食材、食物处理有关的。第2季的题目一开始定好的，就是偏人文方向

的，比如“家常”、“脚步”，相对侧重点有所不同。做《新年》时也想，到底应该把它怎

样排布，也会想到新年可以拍中关村空了，上海空了，没有人了，阿姨都回家了，可以拍

餐桌上被逼婚了，或者没事在那整天发红包，它也是新年。不过后来还是想，要不还是

回归食物吧。大家对我们的想象、期待更多的是食物，就把一些感怀的东西、人文的

东西往后退一点。

Q:从拍摄者的角度，你怎么看那些传统食物的保存现状？

A:相对物流发达的地方保存得差一点，物流不发达的地方保存得好一些。这个

东西本身就是冲突的，而且春节本来就是从农耕文明过来的。春节最原始的定义是秋

收之后的冬闲期间，娱乐、文体活动集合的一段时间。这段时间大家就是整天吃喝玩

乐，过了年以后又要干农活去了。所以很多菜都是基于你秋收收到了一些什么，你在春

节的习俗当中怎么玩、怎么搭配一些吃的。那么你说现在我们哪有？这种认真、繁复和

艰辛都越来越少。

Q:你自己的年菜记忆？

A:上海人还是觉得没有一道八宝饭年夜饭就没完，小时候外婆还会起一个小

煤球炉，做元宝形的蛋饺。我还是觉得中国人对于家庭、宗族都是在节庆的时候，情

感浓度达到最高，情感浓度基本上都是用食物来表达的。现在的年轻人可能又不一

样了，但我们的父辈们不会跟你说我爱你，拥抱你一下，他甚至新年快乐都不会跟你

讲。就像广东的妈妈，她们的说法是“我今天晚上给你煲汤了”，意思就是你早点回

来。中国人特别含蓄。我爸说：“今年我做八宝饭了”“今年我做熏鱼了”“今年的春卷

是你最喜欢的肉丝韭黄馅儿的”，他会这样来跟你沟通。我就觉得我们接触到的这

些故事，也是这样。老农连过年时候的祝酒词都那么贫乏，就是“来”，他们说不出什

么，就用食物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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昨天有朋友在群里感叹：“2015的年终总结还没写完，2016已经过去了十二分之一。”一语点醒期盼着春节长假
的小伙伴们：等完全彻底地过完这个年（截至正月十五），2016将已然去掉六分之一！眼睛再一闭一睁，大半年可就
没了。细思恐极。

然而大家的紧迫感其实是装的，谈笑间，忧愁如灰飞烟灭。只待节日降临，年夜饭上桌，零点的钟声抵达每个人
的耳畔。

无论今天的中国人把圣诞或元旦过得多热闹，按照习俗，唯有过完除夕夜，新的一年才正式拉开帷幕。之前的
所谓“跨年”，充其量算预告片。没有人会把预告片当正片。这一“心理时间”代代相传、根深蒂固。只要它不改变，春
节就永远是中国人最看重的节日。尽管我们都在抱怨，年复一年，这“年味”是越来越淡了。

年味变淡，并非年本身有问题，而是外部环境在变。先说假期。很久以前，没有十一长假，没有各种小长假，没
有带薪休假，甚至每周只能休一天。春节的三天假期，于是弥足珍贵。现在这些都有了，我们对于假期的诉求被稀
释到日常生活中，春节长假就没那么重要了。

食物更是如此了。农耕时代，好日子是靠节衣缩食攒出来的，人们收束口腹之欲，眼巴巴地将偏好延迟到未
来。这些偏好日积月累，在每年一度的春节期间集中喷发。换言之，年夜饭既是对开春的祈望，也是对过去一年忍
耐的犒赏——有了丰厚的犒赏，来年才有动力继续忍耐。这种思维定势延伸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，那会儿物质仍不
丰盛。

和假期相似，今天我们对食物的渴望也在日常生活中得到了稀释。甚至，在过往的360多天里，我们的胃口已超
载。好不容易挨到春节，反而向往起清淡。

以我的私见，年味变淡的另一个原因是春晚。我知道，很多人认为“全家人看春晚”曾经是年味的重要标识。但
这或许是个美丽的误会。

春晚的走红和电视机的普及同步。而一旦电视机成为焦点，交流的层级就迅速降低——我们不再直接交
流，而是通过春晚这个“中介”来交流。当然电视机是中心化的，所以出现了全家人围着电视机看春晚的盛况。当
手机取代电视机，情况又不同了。手机是多中心化的，“全家人看电视机”变成了“各自看手机”。连团聚的形式都没
了，气氛自然大量流失。

从这个意义上说，想找回年味，首先应该放下手机、离开电视机。一家人围拢起来，好好地、专注地、心无旁骛
地吃一顿年夜饭。年夜饭是家人的手艺，所有的温度和温柔，都蕴藏在这手艺之中。

文 l 唐骋华   图 l 资料

让人舔屏了两季的《舌尖上的中国》拍了“大电影”《舌
尖上的新年》。想象一下伴着“舌尖体”的旁白，看着大银幕
版的糖瓜、柚子酿、大糍……真是一件“残酷”的事情。而对导
演邓洁及其团队来说，他们记录下的，还有另一种丰盛。

文 l 张晓雯   图 l 受访者提供

味蕾记得中国年

予人惊喜的，往往是日常
《舌尖上的中国》（以下简称《舌尖》）系列之前，邓洁更多做的是历史类题材的

纪录片，接下这个任务后，她觉得简直是把自己一生中最喜欢的两件事情合起来了。翻

开当时的拍摄笔记，第一句话写的却是：“我们正在经历的是一个难以找寻的中国新

年。”

这当然是针对现代城市人的“年”说的。从电视版《舌尖》开始，那些充满着土壤

气息、手工味道，甚至被质疑煽情过度的美食故事，总能让人看见一点对某种本质上的

热爱的天真相信。

电影版本有些不同，不是一个地域的范围内一年四季的食材都可以拍，而是限定

了一个时间段。拍《舌尖2》的时候，食物的典籍、食物科学方面的书已经有大量的储备

了，这次要更多地去了解年是怎么演变的。“比如广东初七的人日，中国人传统认为从年

初一到年初八是每一种动物的生日，初一是鸡初二是狗，初七正好是人，所以初七人日

的那天北方也把这一天称为还魂日，他们要吃还魂面，你这家人家今天吃饭的话，家里

长辈是要叫名字的，你要应一声，坐到桌上来，你的魂就回来了。”邓洁说。

选定拍摄内容的方法是先请教美食家的推荐，如沈宏非、蔡澜、殳俏等，再导到当

地的美食家，再找到当地最熟悉情况的向导。当然，最关键的还是找到制作食物的那个

人，亲身跟他接触、待一段时间。在拍摄之前，整个制作过程全部都在脑子里了。

这样人的往往不是什么“大家”。比如制作团队本想去广西寻找十八酿这种从中原

流传下来的客家美食，意外在一个小餐馆里被一道扣肉击中，转而去找这个连厨师都

不是的普通镇民，电话打去时人家还在打牌；再比如同样是广西平乐的松皮扣，将五花

肉炸过之后用腐乳酱等调料腌制切片，再用槟郎芋片油炸上蒸笼，用经验与智慧改变

猪皮的质感，整个过程要花费6-8个小时，而调光、换镜头等拍摄必定会打扰到制作

者的，老农从一开始的不理解到最后给工作人员煮宵夜、学会跑去监视器后看画面，朴

实而令人感恩。

35个地点，10000多分钟拍摄素材的辗转，他们在当地人赶回家过年的时候赶

去旁观。“如果你真的想知道它的味道，接近它，走到它身边。”因为旁观，才更看到了

新年和食物，这原本两个维度里的事物，在中国人的思维里，可以被愉快地连结在一

起，成为某种记忆。

吃一顿年夜饭

邓洁
Q=生活周刊 A=邓洁

好好地、专注地、心无旁骛地




